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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这篇小说最早是在网络上连载的，每天写那么一段，从

2003年11月份写到第二年的1月份才算写完。其实这段时间我

正准备考研。考过研的朋友，特别是踉我一样笨的朋友肯定明白

考研的滋味，枯燥，乏味，有些孤独。我从来就是个没什么自律

性的人，也不太能吃苦，为了排遣心中的烦闷才开始写小说。我

是个工科生，在写这部小说的时候并不懂什么文学，但却深深为

写小说的快感所吸引，而且欲罢不能，以至于一口气写了十几万

字。所以说，这篇小说之所以能写成，最早是出于本人最最简单

的一含想法，解阿。但是在写的过程中·我觉得大把的时间不能
白费，‘除了娱乐大众也得顺便让大家看了有点感受。所以我便将

本人和身边朋友对生活的某些感悟，以及一些朋友的生活状态揉

和在了这个故事里。

    小说在网络上连载后很受一部分朋友喜欢，我觉得最主要的

原因是我写的故事与大家产生了共鸣，也就是说，很多读者亲身

体验过我写的心情，或者就是这样的生活状态。很多读者对小说

发生兴趣使对作者也发生兴趣，并把小说里的人物情节当成真人

真事。很多朋友，甚至是与我熟识的人都问我，那个李维是否就

是你?我说你只说对了一半，应该说文中的人物是我们。李维，

苍蝇，阿西，梁雨，泥巴，周诚，他们不是作为单独的个体存在

的，而是这个时代里某个角落某一部分人的共同的画像。我将自

己和身边人的经历揉和到了一个故事里，所以书中人物的原型到

处都是又没有一个完完全全是。熟识我，与我生活相近的人会更

喜欢这部小说.因为很多人都可以在里面找到自己。我的一个好

少蔽翻娜探杯撬、一 一 _。二_



      朋友深夜看完小说一夜未睡，第二天说从未如此清晰地看过自己。

      在他眼里他自己就是李维，他追求了几年的那个女孩便是梁雨。

        最近的青春小说不少，说实在的我不是太喜欢，我不是不喜
      欢他们的文字，而是不喜欢他们笔下的人物的生活方式。在有些

      作者笔下，叛逆被过分褒扬，青春如此残酷，人性如此脆弱不堪。

      我不知道是他们认为只有叛逆才可入文还是他们本身就是这样生

      活的。我只想说，这是不符合现实的，这个时代里更多的是平凡

      善良中规中矩积极上进的人，我身边的人活得都比我规矩。在我

      看来，这类残酷小说的涌现恰恰说明了当今年轻人的通病:迷茫，

      有一种虚无感，过分夸大了个人而脱离集体以至于迷失自我，丢

      失了生存的意义和精神的价值。

          李维他们当然也是这帮年轻人中的一群，但他们的可贵之处

      不仅在于他们的善良品质，还在于他们身上有一种男人的责任感，

      对爱人，对朋友，对家人，以至于对社会的责任感。李维他们正

2 当年少，会犯错，会迷茫，也会觉醒，当过去已经成为过去的时

      候他们会向前看，而不是停下来把玩自己的忧伤。我觉得人应该

      正视生活而不该厌倦生活，如汪国真的诗里所说:

不是苦恼太多

而是我们的胸怀不够开阔

不是幸福太少

而是我们还不懂如何生活

忧愁时，就写一首诗

快乐时，就唱一支歌

无论天上掉下来的是什么

生命总是美丽的

    感谢现实中和网络上曾经给我巨大鼓励的朋友们，感谢为本

、书付梓出版付出了无数心血的编辑时祥选老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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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我今年二十一岁了，在人生的头二十年里，一直有做白日

梦的习惯。我一直认为白日梦是值得提倡的，因为人正是由于

思考这个功能区别于动物。

  我的白日梦总是千奇百怪，但大多都很完整，也很逼真，
逼真得让我难以区分它们是否真的在我身上发生过。有时候影

更愿意相信这是假的，因为我在戏里扮演的总是那种倒霉的弃

色。其实我觉得它们更像一部部小说，有时是武侠，有时是霍
情，而在我没有能力或者时间将它们写出来之前，它们统称达

“白日梦”。

    号称”奔三’，的人了，我的生活一团糟，没做出过什么帽

天动地的事情，没有女朋友，’有时候很衰，有时候很颓废，羊

时候也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·一 平淡的日子就这么一天天地泛

去，也许在多少年后我可能淡忘我这段生活。这些生活的片乌

将变成凌乱的碎片，杂乱地堆叠在一起，或者慢慢地模糊拎刁

清先后，所以我认为有必要将它大致地记录下来。这样，若丹

年后，如果有人问起我的二十岁，我就可以递给他我的笔记本

牛报椭. “唠.该鼓早升的二+岁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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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郁闷的时候，我经常会和兄弟们去喝点小酒。‘带着几分醉

意躺在床上，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，仿佛是整个人躺在水底，

睁着眼睛，往昔记忆的碎片黄叶落花似的从眼前掠过，忧伤快

乐偶尔如一根纠缠不清的水草伴着鱼群穿过。水凉凉的，几道

黄昏的余晖泻下，透过淡蓝的水面，照得眼睛里一片金黄。我

自己仍然顺流而下，不知所往。忧伤还是快乐早已过去，我们

站起身来，到岸上，穿好漂亮的衣服，继续走自己的路。不管

水上还是水下，都是美丽的风景。

    如今我的二十一岁已经过了一半，我准备把我曾经的白日

梦记录下来，写成一部小说，在这部小说里，我要讲述我和兄

弟们的故事。

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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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“自古逢秋悲寂寥”，最近在学校论坛上老看到这句，只要

一看到，我马上看都不看后面的内容，直接给他接句 “为赋新

词强说愁”。

    “回得好1”旁边的苍蝇RU了口烟，干咳两声， “这年头，

什么都不懂，老是跟人比惨的小屁孩太他妈多了。老子现在大

四没学位，没成绩，没经验，没工作，没长相，设钱，没女人

的还没叫屈呢，比惨?谁比我惨啊?但是后来又想，其实比我

惨的还有，我们在这里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穷二白感叹，羡

慕美帝国主义GDP的时候，非洲的黑人兄弟还在到处找吃的

呢。在他们看来，我们叫身在福中不知福。”听他这一说，感情

我自己也是一装成熟的小屁孩。 -

夏娜尖脚辘麟淘、介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

   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3年11月26日凌晨两点四十六，我

叫李维，南京工业大学的大四学生，坐在我的宝贝电脑前，边

逛论坛边修改简历。

    苍蝇本名叫黄飞，是我的舍友，也是我最铁的朋友之一:

他长得不高，细皮嫩肉，两只三角眼总是翻来翻去的，但是这

脸奸相完全不妨碍他讲义气。丫极聪明，最大特长就是能把户

的说黑，黑的说白，充分继承了北京爷们儿 ’‘贫”的传统。t

老爹是大校，不过用他的话说:“这年头北京城里掉块城砖者}

能砸死个局级干部，站个柜台都要研究生。”所以也算不上5

赫，不过绝对不缺钱和女人，所以刚才他在哭穷的时候我就v

想给他一耳光。苍蝇特能混，什么都懂点儿，有时候就像大哥

口西右A尤 升们茉P到u}K 11.#}心甲都m寨 }

吸

  一我们都在很认真地做简历。确切地说应该是在伪造简历

要毕业了，这就是推销自己的广告，在我看来跟家门口电线不

子上的性病广告没什么本质的不同。广告做得好，就是央41,

(射雕》，本身烂得让人吐血，但是不尽财源滚滚来，然后再红

续去槽蹋金庸。做得差了，你就到电线杆上留电话喝西北风去吧

    “没个模子连个屁都挤不出来!·旁边阿西捅捅我的肋骨

“给个简历模版我。”阿西是江苏人，我是山东人:他说话的毛

式很多都跟我的不同。比如说 ”给我个东西”时他会说 “给“

东西我”，说 ‘’非常非常好”时他会说 “不要太好.，。这就是互

外地上学的好处，长见识，什么话都听过，比方说苍蝇就老E

“丫的，丫的”，我们也 “”r的，丫的”。

    .r-p" im豁  8hO#L5* kA* 一'}7一劝镇一劝嘟瞬:“姓名⋯⋯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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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r西，英文名⋯⋯英文名⋯⋯英文名?!”他大声叫唤了一声，那

哪

边的苍蝇用膝盖对着他大腿就是一下， “你丫白痴啊，没看见

有人睡觉吗?”他指着床上的罗锋狠狠瞪了阿西一眼。阿西学着他

们北京人的口气说:“丫下手可真狠!”然后盯着屏幕说:“虽然咱

们几个的作息一直是美国时间，要去美利坚时差都不用倒，可这

英文名咱还真没有。”“咳，李维?你叫什么?”他忽然转头问我。

    "Victor,就是维克托。”我说。
    “好名字，胜利者，多喜庆啊，以前没听丫说起过啊?”苍

蝇把烟从嘴里吐出来接着用鼻子吸进去，我们管这种吸烟的方

式叫 “/」\回笼”。

    我笑笑，说: “你个老烟鬼就知道抽烟，淘碟，打游戏，

四级还没过，整个一文盲。”

    “嘛?丫说我是文盲?哥们儿四级是没过，但哥们JL知道

Nirvana, Coldplay, Guns&Roses, LinkinPark，尤金尤耐斯库，

埃里克·侯麦，岩井俊二，三池崇史，你丫知道几个啊，歇菜了

吧你o’’他撇着嘴，一脸不屑。

    “靠，你这么崇洋怎么四级一次比一次少啊。”阿西接过话说。

    苍蝇赶紧摆手，说:“别，大黑天儿的别提这郁闷事儿，

都他妈五次了，我万一想不开明天咱楼后面就有一英俊男尸了。”

    “还英俊男尸?我们宿舍是够挤的，死一个少一个，我愿意

把草席捐了。谁捐骨灰盒?”阿西说。

    我说: “骨灰盒就免了，把骨灰撒我们长江里吧，说不定

死后你漂啊漂的能漂到大不列颠，听Coldplay的演唱会呢。”

    苍蝇过来一把按住我的肩膀，阴阴地说:“嘿，维克托!”

我本想反手温柔地给他一拳，却听到有个声音对我说: ‘“嘿，

维克托i”我的思绪像是被急速行驶的火车给撞了，一下子就飘



了，飘到几年前满是法国梧桐的那个城市。那时候，有个人也

总这么叫我:“嘿，维克托。”

    “给我根烟。”我冲着苍蝇小声叹了口气。 “靠，怎么了?”

他一边说一边向上翻着眼珠子一边给我点上一支红南京。在他

们眼里，我算是个感情细腻的处女座男人，典型理想主义者，

时常胡思乱想，喜欢把简单的问题搞得十分复杂。于是我不可

避免地要经常受些伤害，或者伤害别人。

    我将MP3的耳机塞在耳朵里，调到第九首，是Jay的《轨

迹》。走到阳台上，四周一片黑暗，我深深地吸口烟，从鼻孔里

喷出来，又深深地吸了口深秋的凉意。 “想着哪一夭，会有人

代替，让我不再想念你。”Jay的歌声仿佛是从我周围无尽的黑

暗里灌进我的耳鼓，震荡着我的耳膜。我挺直了腰，抬起头，

想象着有个流星砸过来，可是，什么也没有。空气中，黑暗里，

飘扬的还是那声幽怨的 “嘿，维克托”⋯⋯

    苍蝇出来陪我站了一会儿，说: ”又想你那码子事儿呢?

回去吧，我听人说天气太凉会降低精子活性，造成不孕不育。”

他拉了我一把， “咳，我说丫一挺纯情的小伙子学抽什么烟啊，

是该找个姐姐管管你了。”他一把把我手里的烟夺过去，用拇指

和食指往空中一弹，飞舞的烟头便在黑暗里画出一道优美的弧

线。人也许就是上帝手中一烟头，都努力着，拼命着，在没落

地之前画出一条牛B的弧吧。

哪

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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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天起来的时候已经是十点四十。一看今天上午的课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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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实是故意错过的。除了罗峰早早去上课，我、苍蝇、

哪

阿西几乎同时起床。

    还没到午饭时向，大家齐刷刷打开电脑。阿西挥舞着一双

大手说:‘。以后大家要是有了)L子，千万别给他买电脑，看看

咱们，当时跟家里要钱的时候说的比唱的都好听，说什么科技

发展，时代进步，有利于学习··⋯看看咱们现在都干吗?计算

机，对我们来说，绝对只是一种玩具!”苍蝇正翻着网页，随口

丢过来一句:“你丫想得倒美，瞧你丫那操行，长得跟卡西莫

多似的，还想有儿子?”阿西愤怒地吐了口唾沫，说:’‘李维你

闪一边去，小心溅你一身血。’，·八⋯然后他俩就战在一处，撕咬

个几十回合。这种事情一天不知道要发生多少次，我一般都是

站到门口挂张牌子，上面写着 ‘’危险，勿进.’。

    过了两分钟，我推门进去，不出所料，他们已经是双双倒

在床上，一个压着另一个，每次不同的只是谁在上谁在下而已。

我说:‘’行了，都气喘吁吁了，就知道在床上瞎搞，出去吃饭，

吃饱了再回来继续完成你们高尚的同志事业。”⋯⋯

    我们吃饭的时间极其灵活，什么时候饿了什么时候吃，但

很少会去食堂。食堂里的菜一来难吃，二来太贵。包食堂的老

板不知道是不是黑手党，蒜苗里弄点肉末就愣说是大荤。如果

世上真有诅咒这个东西的话，估计食堂老板的下一代排泄的时

候会有点困难。

    我们常去的一家餐馆叫重庆人家，今天餐馆里生意好得很，

我们点好了菜就坐在那里木着。大家不是不想说什么，而是精

力都集中在来来往往的学生身上了。确切地说是集中在女生的

身上，再精确点儿就是集中在漂亮女生的身上。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

    关于这一点，很好解释:三人当中，苍蝇有女朋友，不过

是在北京，并不妨碍他对别的女生想入非非。我曾经有过，阿

西还是男孩。虽然大四了，我和阿西还是琢磨着能有个奇遇，

开始一段黄昏恋，所以更需要积极地去留意女生。

    阿西在本学期初的时候就看上了一个女孩，确实很漂亮，

很小巧的江南美女，很卡通的样子，有点像 《浪客剑心》里的

薰。暂时就称她为阿薰吧。阿西看上了却一直不敢有所行动，

倒不是因为他胆子小，关键是阿薰是有男朋友的，而且此男长

得相当生猛。更何况，阿西知道我和苍蝇对第三者是深恶痛绝。

    阿薰经常来这里吃饭，我们也坚持来这里的原因就是等着

有一天，她和她男朋友分手，然后阿西有机可乘。

    “又是一个A-cup !”苍蝇愤愤地说。

    “为什么要用‘又，呢?t’我学着大话上的台词。

    “因为蚊子也是A-cup 1”阿西双手托腮，眼睛依然停留在

来往的女生身上。

    蚊子是苍蝇的女朋友，叫敬一雯。苍蝇既然是苍蝇，那敬

一雯就得叫蚊子了，不然的话难道叫老鼠?

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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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或许是生意太好，我们等到肚子咕咕叫也没有上菜，注意

力从漂亮美眉转到了半老的老板娘身上，毕竟 “饱暖”才能

“思淫欲”啊。老板娘只顾自己乐呵呵数钱，丝毫没发现我们仁

正对她眉来眼去。苍蝇不耐烦了，大声喊起来: ‘.谁来收尸

啊!”整个店的人都朝这边看，我跟阿西躁得都想钻到桌子底

下，心说:“这丫真是不要脸，丢人丢到校门外尸

    老板娘赶忙跑过来问怎么回事。苍蝇习惯性地翻起上眼皮

说: “来收尸啦，都饿死了。”老板娘赔着笑说马上来马上来。益

止七一 - 一 ~一



淤一二
      r饭菜上桌，我揉着燥红的脸扭头一看，阿薰正和她男朋友走过

来。我踢了踢阿西，他脸上早已经是五颜六色了。这几乎是我

们每次饭前的必修课了，好像基督教徒的饭前祈祷一样。我跟

苍蝇冲着阿西说声阿门就狼吞虎咽起来。

FIV

》，9

    阿蕙看起来是那种很安静的女孩子，大眼睛，长睫毛，皮

肤白嫩，纤细的手臂，纤细的腿，半长的头发，没有一丝脂粉气。

    我每看到一个人，脑袋里就会不自觉地向外冒词儿，比方

说我第一次看到我高一政治老师时候冒出的是 “鬼斧神工”。我

第一次见到阿薰的时候脑袋里冒出的一个词是 ’‘晶莹剔透”。这

让我很不爽，因为当我遇到Cool的时候，脑袋里冒出的词儿也

是 ”晶莹剔透”。

    Cool是我高中时候的女同学，后来发展成我的女朋友，再

后来又发展成老死不相往来的陌生人。思路好像很清晰，可为

了搞清楚这个思路，我花费了五年多的时间。

>>>K

    Cool的本名叫梁雨，+五岁的时候还是傻乎乎的幼齿，白

白的，很苗条，上课时座位就在我的前面。我很清晰地记着她

当时的样子，不是因为我的记性好，而是印象太过深刻，没准

儿这辈子都很难忘记。

    时间回溯到七年前的一个上午，秋光明媚，她先是跟同桌

窃窃私语了一番，然后 “腾”地回过头来，半长头发 “呼”地



从这边甩到那边。我吓了一跳，便睁大了眼睛望她。她咬着嘴

唇，眼睛从左边转到右边，又从右边转到左边。如此反复了七

次，压低了声音对我说:

    “你怎么不说话啊?”

    “干吗要说话?”

    “你叫什么名字?”

    “李维。”

    ‘.哇!”她叫起来， “’为什么不是叫李强?”

    “害我损失了一个棒棒糖!我们打赌来着。”

    她的同桌开始高兴得手舞足蹈，我头一次发现胖乎乎的女生

手舞足蹈特难看，赵忠祥老师的解说词开始在我的脑海里回荡。

    “那你叫什么?’’ 一 、 .

    二梁雨。”

    ‘，够冷的。”

    “什么呀，是栋梁之材的梁!”

    “反正是凉啦，凉就是cool, cool就是凉，那我叫你Miss

Cool好啦。”

    ‘.好哦，好哦，Miss Cool，很酷的名字，我喜欢，嘻嘻o’’
    “嘻你个香蕉啊。”

    ’‘讨厌。你叫李维，嗯，那我叫你维克托好吧。“

  -二随便你，你叫叔叔我都没意见。”

    “嘿，维克托!”她又笑起来，像一个晶莹剔透的精灵。

    我到现在也没弄明白，自己怎么会这么容易就被这个A-

cup幼齿俘虏。要么说明我当时也是个幼齿，要么是因为我当

l J

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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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如今，每每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就会想起她，然后跟苍蝇要

烟，在乌烟瘴气中聊聊各自的女人。并不是说我有多么痴情怀

旧，从某种意义上来讲，她曾经是我的理想。

    苍蝇总是这么跟我说:“哥们儿，丫要是把女人看成理想

了那你就只能远远瞻仰。咱不是不要爱情，咱要纯真的不要Z

重的，想想天天儿背个大石头谁受得了啊。”我心想，苍蝇老是

跟我们一帮人混实在可惜了，大牢里押他个四五年，保准中匡

又多一哲人。

    阿西一只眼睛瞄着阿薰，突然发现他像极了(色即是空:

上的那个狠琐男人。我转过去看着阿薰。在见到她之前我只V

识一个 “晶莹剔透”的女孩子，想到这里，我更感觉不爽起来，

正午的阳光射进来，我靠里面坐了坐，发现我已经不太适合51

白日的干匀 7_

，、月

    “大四不考研，天天像过年。”我们整天无所事事，沉醉习

烟酒游戏。用苍蝇的话说这样的生活叫做糜烂，他的第二句it

是 “在糜烂的背后是曾经的悲伤和无尽的空虚”。我觉得挺又

的，然后我问他我们生存的意义，他说:“我们生存的意义京

是一直寻找值得我们生存的东西。”

    听到这话时，我脑袋里一片空白。我现在不知道白己要崔

豆好朴欢一升iwr o 升们读V人中+个有七个不知道自己想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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什么，真是可悲。而假如是两年前，我脑袋里第一个想到的肯

定是Miss Cool，当时我还嘲笑自己是个为了女人而奋斗的情

种，而现在我竟连可以嘲笑的东西都没有了。

    其实我从小到大对感情这东西的反应一直是比较迟钝的。

还记得小学时候我很是讨厌小女孩，因为她们动不动就哭，而

且老是卿卿喳喳个没完。

    五年级的时候有个小女孩一直缠着我要我带她一起玩儿，

放学一起走，我就是不答应。那天她下课又跑到我位子上来，

我正跟死党聊得兴起，就没理她，她把我的铅笔盒 ’‘啪”的一

下扔出去老远，还堵在桌子边。、我也急了，一把将她推倒，她

马上就开始哭不说，还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十块钱撕了个粉碎。

当时十块钱对一小学生来说简直是天文数字，可想而知她受了

多大刺激。

    那小女孩后来再没跟我说过话，上了初中后越长越漂亮，

却跟学校里一帮流氓在一起混。有一次我惹了事还是她帮我摆

平的，我请她吃饭感谢的时候说，你还记不记得那时候你撕钱

的事?她说怎么不记得，那时候可喜欢你了。我吓得没说话，

她笑着给我脑袋上就是一指头一 11瞧你那点儿出息。”

    那恐怕是我最早的感情事故。

    初中的时候有个很风骚的女同学有天对我说: “李维，今

天晚上到我家来玩儿吧，我爸妈都出差了。”我想都没想就说;

“不行，我作业还没做完呢。”可见我当时是多么纯洁。以至于

后来每次想起来都懊悔不已不说，还被苍蝇当成笑柄，时不时

拿出来消遣我一下。

    一当时我的兴趣仅在于去游戏房和拆了学校的板凳腿打架，

F..lqA

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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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我出生在山东中部的一个小城市，那儿有一座很有名的山，

叫泰山，而那座小城就叫做泰安。泰安的主要街道上种的都M7z

法国梧桐。高中时候除了爬山，最喜欢的就是骑着单车飞驰4

两旁满是梧桐的大道上。夏天的正午，浓密的大叶子遮住酷m

的阳光。秋天的黄昏一片片黄叶漫天飞舞，时不时地砸在我仃

一群孩子纯真的脸上。冬日的清晨，雪后一片银装素裹，粗夕

eA姑丫 卜Off厦elAl白西 _我,卜汪UA着鱼主流竿着飞RA而讨⋯⋯

r彼
    我之所以知道小城里的树是法国梧桐而不是美国梧桐或I

英国梧桐，要归功于Cool的老爸。梁叔叔是我们市农业大学白

植物学教授，从小就教梁雨认识各种植物。我的这些植物知ill

都是从染雨那里学的，后来我还养成了走到哪里都喜欢观察f]

物的习惯。

    那时候我和Cool一下了课就聊个不停。我跟有些人的话才

少，跟聊得来的人讲话就多得泛滥了，而且是巨搞笑的那种

所以Cool时常被逗得前仰后合。Cool笑起来总是一口一口向R

里吸气，有时还笑得很大声。我有时候会给她讲我小时候的益

事:到河里筑坝捉鱼啊，把小鸟塞到池子里洗澡啊，捉蚂炸口

公鸡换枣吃啊，摸螃蟹摸到水蛇啊，用车链条做火柴枪啊，J

个人被一群小女孩堵在厕所里回不了家啊⋯⋯

      ;3 Q4467}Mh Y -W9-,*--Atfb听一I丰m着女眼睛一眨一眨.j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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